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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城乡水文景观的历史变迁与现实资鉴
*1

李良

(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，重庆市 400715)

【摘 要】:通过考察重庆城乡水文景观营造的历史变迁过程，深入发掘其中蕴含的独特景观价值，不仅具有历史

文化意义，更有积极的现实意义。在历史时期，水文景观一直都是重庆城乡景观营造的主体，不仅形成丰富的水文

景观类型，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水文景观评价与审美内容。城乡水文景观作为最具灵性的组成部分，随

着历史的发展而积淀，随着城乡的传承而丰富，不仅是自然与人文生态有机融合的产物，更具有丰富的历史、文化

与美学内涵。同时，只有还原历史时期城乡景观的真实面貌，才能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到新的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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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些年来，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步伐日益提速，城乡景观建设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。然而，由于缺乏对现代化城乡景观改造

的经验，许多地方只得“借鉴”外国经验，盲目走所谓“景观国际化”的路线。在大拆大建之中，新的景观面貌不仅不能提高

城乡的影响力，反而丢失了长期以来自身沉淀的文化底蕴。有鉴于此，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主张停下城乡景观盲目建设的

脚步，克服急功近利的心理，并提出建设“城镇生态景观”的口号
[1]
。

换言之，怎样的景观风格适合城镇自身?我们不妨追溯历史，以城镇发展本身的经验与规律来发掘属于每个城镇自身的风格。

重庆城镇依山傍水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，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水文景观资源。在本研究中，笔者以历史

时期重庆城乡水文景观为研究个案，从历史变迁分析重庆城乡水文景观营造的意义，进而探讨水文景观在西部内陆地区城乡景

观营造的价值。

一、自然之美:明清以前重庆城乡水文景观的奠基

长江自西向东横贯重庆，沿线城镇皆选择依山傍水而居。《华阳国志》载巴县(重庆老城区)“地势刚崄，皆重屋累居……

结舫水居五百余家，承三江之会”
[2]
。涪陵也是“官道近山多乱石，人家避水半危楼”

[3]
。其他如江津、丰都、忠州、万州、云

阳、奉节、巫山等州县，无不依长江而形成城镇。自先秦以来，特别是唐宋时期，是重庆城镇水文景观营造的奠基阶段。主要

类型如下:

(一)江心洲

在水流较缓之处形成了一些江心洲，成为重庆水文景观的一大特色，其中著名的有以下几个。广阳洲 即今之广阳坝，在

今重庆市区东。广阳坝最早称“沮”，《华阳国志》载:“(巴人)其畜牧在沮，今东突硖下畜沮是也”。后称“广阳”。《蜀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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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记》卷 19 引李膺《益州记》言:“广阳，州东七里，水南有遮要之堆石。《志》云:‘治东江浒广阳坝，即广阳州也。’字宜

从洲，此石江中突起，俗名遮夫堆。”

锦绣洲 在今之涪陵区乌江入长江的交汇口，又名“金盘碛”。《太平寰宇记》载:“锦绣洲，《周地图记》云:‘铜柱滩东

有锦绣洲，巴土盛以此洲人能织女锦罗，故以名之’。”《方舆胜览》卷 61 载:“锦绣洲，在铜柱滩东北，洲人能织锦罗，故

名。”宋翰《题涪陵郡诗》云:“锦绣洲犹在，熊罴梦已无。文风齐两蜀，仙洞接三都。白石从天设，青崕见地图。荔枝妃子国，

不复曩时输。”

皇华洲 在今忠县境内，是川江最大的江洲。《水经注》卷 33 载:“江水又东得黄华水口，江浦也。左径石城南。庾仲雍曰:

‘临江至石城黄华口一百里，又东至平洲，洲上多居民’。”可见较早时期皇华洲即有聚落分布。《蜀中广记》卷 19 载:“《志》

云:‘即皇华洲，在东五十里江浦，周回可二十里。’《碑目》云:‘有《宋忠州贡院碑》、参军安元白立《金鱼堡碑》、《升

忠州为咸淳府碑》，俱在此洲上’。”道光《忠州直隶厅志》卷 1载:“宋因度宗潜藩，升为皇华洲……以州治为临江县。”可

见宋代皇华洲面积之大。宋代皇华洲上有皇华城，为咸淳府治，洲上有不少著名碑刻。

(二)滩涂与巨石

重庆区域内长江两岸高山耸立，河道蜿蜒狭窄，其中对航路影响最大的就是各种险滩及江中巨石，亦是重庆区域内的重要

景观。例如奉节附近著名的滩涂水文奇观，即是八阵图与滟滪堆。

八阵图 《通鉴地理通释》载:“《郡县志》:‘在夔州奉节县西七里。’《寰宇记》:‘在县西南七里。’《荆州图副》:‘云

永安宫南一里渚下平碛上，周回四百十八丈，中有诸葛武侯八阵图，聚细石为之，各高五尺，广十围。历然棋布纵横相当，中

间相去九尺，正中开，南北巷悉广五尺，凡六十四聚，或为人散乱，及为夏水所没，冬水退复，依然如故。’盛弘之《荆州记》

云:‘垒西聚石为八行’。复县西聚细石为垒，方可数百步，行八聚，聚间相去二丈，因曰八阵。既成，今行师庶不覆败，八阵

及垒皆图兵势行藏之权，自后深识者所不能了，桓温伐蜀经之，以为常山蛇势，此盖意言之。”
[4]

滟滪堆 滟滪堆正对瞿塘峡，是一块突出江面的巨石，对过往船只造成了相当大的危险，更增添了瞿唐关的险峻。《太平寰

宇记》载:“滟滪堆，周围二十丈，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、瞿唐峡口。冬水浅，屹然露百余尺；夏水涨，没数十丈，其状如

马。舟人不敢进，又曰犹与，言舟子取途不决水脉，故曰犹与。谚曰:‘滟滪大如朴，瞿唐不可触。滟滪大如马，瞿唐不可下。

滟滪大如鳖，瞿唐行舟绝。滟滪大如龟，瞿唐不可窥’。”
[5]
古人经此，无不感叹水路之艰难，杜甫、白居易、张祜、张华、元

稹、苏轼等文豪都留下了诗赋以记滟滪堆之奇。其中杜甫诗云:“巨石水中央，江寒出水长。沉牛答云雨，如马戒舟航。天意存

倾覆，神功接渺茫。干戈连解缆，行止忆垂堂。”
[6]1011

(三)湖池

除了长江及其支流，重庆亦有不少著名池塘为历代文人所称道，为城镇周围的自然景观增添了不少亮点。这些美丽水池中，

不少还有着动人的传说，吸引着人们前来观赏。《太平广记》载，江津有渝州仙池，“在州西南江津县界，岷江南岸。其池周

回二里，水深八尺，流入岷江。古老传者有仙人，姓然名独角，以其头有角，故表其名，自扬州来居此。池边起楼，聚香草置

楼下，独角忽登楼，命仆夫烧其楼，独角飞空而去，因名仙池。见有石岩一所向岷江而见在”
[7]
。此外，江津还有鱼池，《舆地

纪胜》卷 175 载:“在故南平县西北一十里。今当属江津县。事见《元和郡县志》。又《图经》云:“尝有神龙游焉。”巫溪县

有千顷池，“在大昌县西三十六里。波澜浩渺，分为三道:一道东流，为当县井源；一道西流，为云安县阳溪；一道南流，为奉

节县西瀼水”
[6]1003

。奉节白盐山(今之赤甲山)有龙池，“山半有龙池，天旱，烧石投池，鸣鼓其上，即雨。左思《蜀都赋》云:

‘潜龙蟠于沮泽，应鸣鼓而兴雨’，即此也。”
[5]
武宁县木枥山亦有湖泊，《太平寰宇记》卷 149 载:“山顶有池，冬夏可验，

其浅深随大江水涨增减”。《舆地纪胜》卷 174 载:武隆有盐池，“在州溉下。遇旱，祈雨有应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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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温泉

重庆区域内多有温泉，仅市区内就有南温泉、东温泉、北温泉等。古人亦知温泉的好处，南宋末年，蒙哥汗率大军围攻南

宋要塞钓鱼城，为宋军炮火所伤，就曾于温汤峡疗伤。古人对重庆温泉亦多有记载，其中最多的是今北碚的北温泉，《方舆胜

览》卷 60 载:“温泉，在城北百余里。有寺。查仲本诗:‘浴罢临泉一整冠，令人搔首忆长安。御汤摇荡双龙影，疑是羌人簇马

鞍’。”《舆地纪胜》卷 175 载:“温汤峡，在巴县西南一百六十里。上有温泉，自悬崖下涌出，四时腾沸如汤。唐乾符中置温

汤寺”；“温泉寺，在府北百余里，下临嘉陵江。有温泉出于岩石间。寺有池，蓄鱼甚富。国朝名贤留题诗多龛置壁间，有曲

端诗二首，其一云:‘曾统山西兵十万，腰间宝剑血犹腥。山僧不识英雄客，何必忉忉问姓名’”。其他的温泉，文献亦有记载，

如《舆地纪胜》卷第 180 载:“温泉，在汤窠市，有温泉二，旧属南川”。

(五)盐泉

盐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，在人类采盐技术还十分落后的古代，自然流出的盐泉是十分宝贵的财富，重庆地区也不乏这些盐

泉，为城镇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云阳、奉节、巫山、巫溪一带，是重庆产盐的重要地区，有不少盐泉分布。

《太平寰宇记》卷 148 载:奉节八阵碛上“有盐泉五口”；大宁监，“本夔州大昌县前镇煎盐之所也，在县西六十九里溪南

山岭峭壁之中，有盐泉涌出，土人以竹引泉，置镬煮盐。皇朝开宝六年置监，以收课利”。彭水之盐泉，亦较早为人类开采，

《舆地纪胜》卷 165 载:“盐泉，《元和郡县志》:‘彭水县有左右盐泉，今本道官收其课’。《寰宇记》云:‘有盐井，一在彭

水县东九十里，今煎’。”

(六)山泉

能够为人们提供生活用水，并以其美学价值受到古代文人的关注。重庆万州素称山泉一绝，《舆地纪胜》卷 177 载:其“夔

州一道，林泉之胜，莫与南浦争长者”。又称其“景物清绝，为夔路第一”。其中山泉密布是万州景观的一大特色。“土地多

泉，民赖鱼罟”。著名的有包泉，“在西山。元符间，太守方泽为铭，以其品与无锡惠山泉相上下。漕张公演诗云:‘更挹岩泉

分茗椀，旧游仿佛记孤山’”。黑龙泉:“在西山龙祠侧。其水寒洌，旱祷辄应”。岑公泉:“在岑岩之左。自岩穴涓涓而下，

如环佩声，泓停甘冽，岁旱祷则应。”渝东南亦有不少名泉，《舆地纪胜》卷 165 载，彭水有腰鼓洞，中有山泉涌出，“在彭

水县计议乡，山壁间有腰鼓洞涌泉，俗呼龙潭，封灵应庙”。“于山壁之间有窍一所，可深丈余，中有涌泉停其下，土人俗呼

龙潭。”

二、环境营造:明清重庆城乡水文景观的构建

明清时期是重庆城乡水文景观营造的重要时期。相比以前水文景观的自然属性，这一时期的水文景观人工成分更浓，通过

一系列的环境营造，形成了诸如城镇供水景观、消防景观、防汛景观等新式景观类型，特别是在诸多城镇“八景”的构建中，

水文景观被称为最主要的评价标准，进而形成稳定的景观评价标准。

(一)城镇供水景观的形成

明清时期，重庆城镇依然保持着背山面水的特点，此时长江及其支流河水水质较好，可供居民生活所用，故城镇也多以江

河为城市供水的来源。山城虽然靠水，但取水却不是那么容易。在重庆城镇景观建设的过程中，非常重视城市用水的供应。如

重庆城虽有长江、嘉陵江之会，居民用水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。清代在重庆城内进行了水利设施的修建，建成后伺坡水沟、梁

子上水沟、神仙口水沟、三圣殿水沟、关帝庙水沟、曹家巷水沟、五福宫水沟、城隍庙后坡水沟、崇因寺下小十字水沟、余家

巷水沟、莲花池右水沟等 17 条主要水渠
[8]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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涪州当乌江与长江交汇处，山泉来源也较多，但一到战时，饮水问题也是重大问题。同治元年(1862)，石达开围涪州城，

居民用水困难，涪州不得不修筑水城以便取水，民国《续修涪陵志》载:“时州人徐邦道协众创修水城以通援兵、便樵汲，分东

西两道，西接城根，由龙舌街抵大江，东接城根，由黔清街抵涪陵江，长一百六十余丈，高丈四尺。内置炮位。当时州城赖以

保全。及乱平，州人复增修外城，由接派桥绕南门、西门而下，转抵水城。”
[9]
随着战争的结束，这条水道也失去了使用价值，

到民国初年就已经只剩下了残垣断壁。

万州城修筑之始，即注重城市供水，《万县志》载:“城中无井，远引山泉，其水荥，时盈时涸，尤惧其截流塞源也。若为

甬道取江水夹以石垣，火器卫之，庶几缓急可恃，民大便而利益宏矣。”因此，万县也修筑了取水甬道以便取水。

奉节虽有长江、梅溪河、草堂河等环绕，但早在唐宋时期就感到城市用水的艰难。杜甫《引水》诗载:“月峡瞿唐云作顶，

乱石峥嵘俗无井。云安沽水奴仆悲，鱼复移居心力省。白帝城西万竹竿，接筒引水喉不干。人生留滞生理难，斗水何直百忧宽”。

王龟龄也有诗载:“夔州苦无井，俗瘿殊可怜。竹筒喉不干，可浣不可煎。日汲卧龙水，屡頳担夫肩。官费接筒竹，民蠲沾水钱。

丁宁后来者，莫负义名泉。”明清时期，城市用水依然是困扰夔州府城的一大难题。光绪《奉节县志》载:“城中所缺者，水也，

明郡守许宗镒记曰:‘夔州旧故无井，居民悉汲饮于江’。”
[10]
清朝时张东坪曾自侯家岭引水至府治以供官府所用，人民则依然

取用江水。后又自马蝗溪以瓦筒、木渎等物引水入城，并沿山设置守卫以保障水源不断，并在城内安置水池数口，居民至此有

了方便的生活用水。

(二)城镇消防景观的形成

明清时期重庆城镇的建筑多以木质结构为主，在清中叶以前甚至很多民居都是草房，因此火灾也是城市经常发生的灾害。

如重庆府署，原在太平门内，乾隆年间就因多次发生火灾，不得不移署倚金碧山，门开东向新丰街以避火患。重庆经历署也因

靠近民居多火患而不得不搬迁
[8]
。涪州也经常发生火患，州署、同知署等衙门就曾多次为火所毁。奉节原民居多草屋，火灾也是

常年发生的事，道光年间由政府补助，把所有民居都翻新为瓦房。水是灭火的主要工具，重庆城镇在建设的过程中也注意建设

城市水网、水池以备火患。

明清时期重庆城内人口密度较大，重屋累累，一旦发生火患，大量建筑势被波及，政府除了分散安置被损机构外，修建了

十余条水沟，以及若干水池、水井以备火患。

涪州亦多火患，连官府衙门也多次为火灾所毁。因此，涪州衙门前一般都会修造太平缸，蓄水以备火。如涪州署曾为大火

所毁，重修后于府前建“太平缸”，“在造壁前，光绪二十八年重修州署后添置，蓄水千数百担以备火警”。

万州城内建筑原多为草房、木房，火灾不断，故防备火灾也是一件大事。《万县志》载:“嘉庆二年，署知县刘大经城垣一

周置石罐百口以防火灾，谓之太平池”，除了太平池，政府还先后修建了便民池、利济池等
[11]
。

奉节的民居原多为草屋，城内建筑也多为草屋导致火灾频仍，后虽改为木质结构的瓦房，但火灾依然不断，故防备火灾也

是一件大事。为防备火患，奉节各街坊置太平池储水以备不测。后又陆续建成流润、化龙、武功、漾翠、通济、注香、利民等

池；这些水池平时储水以供人民生活，危急时则可用以灭火。

(三)城镇防汛景观的形成

重庆城镇大多有依山傍水的特点，明清时期由于江水泛滥导致城镇受灾的例子为数不少。

例如明清时期夔州府城濒临大江，加之有滟滪堆阻挡水流，一旦夏季江水泛滥，江水流过瞿塘峡不及，势必倒灌夔州府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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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所受水灾相当严重。据道光《夔州府志》、光绪《奉节县志》等记载，清代夔州府水患严重，城墙也是时修时坏。特别是

同治九年“洪水汛涨，漫城而过”，导致临江一带城墙全部被冲毁，朝廷不得不重新修筑，计费银二十余万两，耗时三年多，

“自西门起至大东门玉皇阁止改修石城一道梁，长二百五十丈，高二丈五尺，垛高四尺五寸，底宽一丈七尺，面宽一丈，城身

内外墙海面城垛全用石条填筑，实砌以石灰浸缝”
[12]
。在石城之外，还修筑了五道保坎(保护墙)，长度在 250 丈至 310 丈不等，

保坎外还加筑一道长达 336 丈的石护堤，防汛能力大为增强。

(四)明清重庆“八景”中的水文景观

水除了给人们提供生活所需之外，也为人们提供感官享受。重庆水之美以其清幽、灵动给人心灵以抚慰，带来内心深处的

平静。重庆地区城镇多为山水城镇，水之美是人们心中最重要的感官享受之一，在明清时期重庆人们所评出的“八景”中，不

乏对水之美的肯定。

例如明清巴县“八景”中，洪崖滴翠，说的就是今渝中区沧白路的洪崖洞，明清时期这里林木苍翠，形成一条小溪，盛夏

时分溪水更是盛如瀑布，飞珠溅玉。龙门浩月，即是望龙门旁赏月，深夜寂静，江中之月反射散布于港湾四周，水天同色，江、

陆不分，恍如仙境。明清时期南岸一带还没有开发，涂山一带林木葱郁，溪流遍布。雨过初晴，溪流像蒙上了一片薄薄的细纱，

云雾飘渺，构成“海棠烟雨”的景观。其右的黄葛渡口，则是南岸入城的主要渡口，明清时期要渡过长江到河对岸并非易事，

一到傍晚，众人争相过江，加之到城内做买卖的人们渡江向南，使得黄葛渡口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，构成“黄葛晚渡”的景观
[13]
。

明清时期的云阳“八景”中，就有五景是水文景观。岷江之北驿署有亭，四周林木幽静，江水安宁。入夜倚楼观月，月光

静静洒在江面之上，涵影入楼，江楼以共，成为“江楼得月”的景观。今云阳新县城处于东瀼水(今小江)与长江交汇处，春天

河水发溢，涨潮萦回，气势甚壮，号“东瀼增潮”。云阳南的长江之中有一块巨大的江心石，形状如游龙。长江过此惊涛拍石，

声势甚壮，入夜四周宁静，其势倍增，时人称“龙川夜涛”。历史时期川江航运困难，特别是逆流而上更显艰苦，必须依靠人

工拉纤。明清时期川江贸易发达，过往船只源源不断，成百上千的纤夫拉着纤，喊着川江号子，“上赖牵舟”的景观成为长江

上独特的风景线。

三、环境改良:民国重庆城镇水文景观的转型

伴随民国时期现代化的建设，促进了重庆城镇水文景观的转型发展，一系列现代景观类型，诸如滨江景观、水利景观等得

以出现。同时，在诸如温泉等特色景观的利用方面，也有新的发展，人们对水景之美的认识也日渐深入。

(一)滨江景观建设与改良

重庆地区河流密布，其大河有长江、嘉陵江、乌江、磨刀溪、彭溪河、梅溪河、大宁河等，小河更是不计其数。民国时期

重庆公路交通虽有了较大的发展，但由于交通工具有限，仍不能满足需要，水路交通仍然是三峡大宗运输的重要方式。当时的

外国人就认为:“重庆的发展得益于长江，若无长江，重庆亦无今日之发达。”
[14]37

民国时期重庆城镇商贸发达，河流的吞吐量大增，促进了城镇码头、港口建设的高潮。重庆城作为长江上游第一个开埠的

城市，民国时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商贸城市，沿长江、嘉陵江一带形成大量的码头。《新支那省别全志》记载的重庆城周围的

码头有:飞机场码头、储奇码头、金紫码头、南纪码头、太平码头、元通寺码头、望龙码头、东水码头、水码头、朝天码头、千

斯码头、纸码头、盐码头、临江码头，嘉陵江北岸的嘉陵码头、观阳码头，长江南岸的海棠溪码头、太平桥码头、羊角滩码头、

五桂码头、弹子码头等
[15]646

。江北县也有溉澜溪、香国寺两码头
[15]720

。合川地处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三江交汇，水运发达，其城

北为七码头，城南嘉陵江沿岸形成了鸭嘴船舶港口，官渡码头、盐码头、正码头等
[15]725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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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，有民众依靠码头生活的，形成不少棚户区，他们以码头贸易为主要生机，不少是职业的码头工人。在码头上，

除了传统的木船外，现代化轮船逐渐成为主导，有民族公司的，也有不少外国公司，如招商、太古、怡和等公司
[14]39

。

民国时期，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，许多城镇都横跨河流两岸。为了沟通河流两岸的居民，修筑了一些桥梁。龙潭水穿酉阳

城而过，街道跨河两岸，形成河街，水枯时节，还可以涉水通过。水盛之时，两岸交流就显得十分困难，因而民国时期修建了

一座大桥相联络
[15]813

。万县城本在苎溪河与长江交汇处的东岸，清末苎溪河西岸逐渐形成了居民区。开埠以后，苎溪河西岸经济

进一步发展，民国中期更成为了万县的工商业中心。为了沟通苎溪两岸，相继修建了万安大桥、万州桥、福兴桥三座大桥。

(二)水利景观营建

除了自然河流之外，水利工程也是人们生产生活必需的用水来源。其用途一为灌溉农田，所谓“农田之命在水，旱则为灾……

无霖雨虽不旱亦灾，救济唯赖塘堰，渴掘井不已晚乎”
[9]67

。

城外的水利工程主要为农田灌溉，城内的则主要起到方便生活用水、保持街道干燥、防范水灾等作用。民国时期人们十分

注重城镇的水道建设，如重庆城，民国时期对后伺水沟、梁子上水沟、神仙口水沟、三圣殿水沟、关帝庙水沟等十七条城内主

要沟渠进行统计，并疏通整浚
[9]239-242

。

(三)温泉景观的打造

重庆地区气候炎热，人们习惯洗澡。民国时期外国人即认为“重庆人有洁癖，浴场比中国其他地区要多”
[16]

。当时重庆城

周围有名的温泉主要是南温泉和北温泉。南温泉又称“南温塘”，这里四周皆山，风景幽雅，民国时期有商家在此修建了供人

洗浴的温泉浴。这里的浴池一般规模较小，一个浴槽深约三、四尺，可供四至五人共同洗浴。周围还有各种旅馆、茶馆等，时

人常自重庆城坐轿子一路观光而来，到此除了可以享受清爽的温泉浴外，还可以乘小船游览附近风景秀丽的小溪。在南温泉附

近建有南泉乡村师范学校，校内山上有仙女洞，洞内深邃，景物奇特可观，是游览南温泉不可错过之地
[15]664

。

缙云山下温塘峡附近的北温泉，民国时期是最有文化味道的温泉，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、达官显贵到此游览。北温泉又称

“北温塘”，据载南宋末年蒙古军在进攻合川的过程中先锋汪世显、大汗蒙哥为宋军炮火所伤，都曾到此休养。嘉陵江风景优

美，其观音峡、温塘峡、沥泉峡合称为“嘉陵江小三峡”。民国时期在温塘峡附近建有温塘公园，自重庆可乘坐汽船溯嘉陵江

而往。园内有内、外两个大温泉游泳场，周围花木布置极其雅致，瀑布、乳花洞、飞来阁等景物蔚为可观
[15]664

。

(四)民国时人对重庆城镇水景之美的认同

重庆地区的城镇依山傍水，兼具山之刚与水之柔，相映成辉，宛如一幅水墨画。民国时期人们对重庆城镇美的感受，许多

与水之美有关。民国时期人们对景物的评价中，水之美是得到很高认同的。

出合川县城，南行五里地名“东津沱”，此处为合川通往重庆、璧山、铜梁等地的交通要道，每日渡河的人达数千人。故

每逢日落时分，行人匆匆于道，船只不敷使用，一片繁忙景观。光绪以后，有城中土著富豪出资设义渡船八艘，使得船只能够

满足人们在天黑之前渡河完毕，涪江上船家与渡客悠闲交谈，呈现和谐的场景，称为“涪江晚渡”。合川城南三江交汇合流，

江水冲激盘旋突起，霞光照之，光彩夺目。秋日时节，大雁飞掠其上，高吟沙头，一片金黄美景，号“金沙落雁”。此外，“照

镜涵波”“东津烟火”等也是对水景之美的赞扬
[17]
。

民国时期人们喜欢寄情山水，重庆地区的城镇也不乏能让人流连的水文景观。在江津县东二里有莲池，广三十余亩。此池

早在元代时开凿，明代修亭于其中，清代又于其中广植莲花，花开时色艳香浓，游人甚众，后又于其上广植桃柳，民国后则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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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桑树。还有游杯池，在江津县西二里大江侧，冬春之交游人泛舟游览于其上
[18]
。

综观历史时期重庆城乡水文景观的历史变迁过程，可以看出:在明清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基于“自然之美”的水文景观

恩赐，这一阶段重庆城镇水文景观的类型主要有江心洲、滩涂、湖池以及各类泉源。明清时期重庆城乡水文景观的营造方面，

主要是在前期的基础上，通过人类对水文环境的营造，形成了新的水文景观类型，诸如城镇消防景观、供水景观、防汛景观等，

同时水文景观也成为这一阶段景观评价的主要内容。民国时期重庆城镇水文景观进一步发展，伴随城乡现代化的深入发展，进

一步形成了新型的滨江景观、水利景观等。特别是在传统温泉景观的基础上，引入现代化的理念。同时，水文景观继续保持为

重庆城乡景观审美的主要内容。

总之，在现代重庆城乡景观营造中，应尊重景观的自然特性，展现景观的地域特征，切实处理好人水和谐是营建水文景观

的关键所在。重庆特有的江心洲、滩涂、湖池应保留并积极展示自然特性；清代的营造和民国的改建经验应总结发扬，并运用

在城乡水文景观之中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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